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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联盟：运行特点与发展前景

      楼项飞

〔提   要〕太平洋联盟是拉美地区当前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一体化组

织，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了弱制度化运行、坚持落实深度一体化

目标、坚持面向亚太定位以及注重提升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等特征。制度

化建设、成员国间经济深度一体化以及与地区国家或一体化组织间的关

系处理，将影响太平洋联盟未来发展。太平洋联盟为拉美地区一体化提

供了新的合作模式与动力，同时也是中拉整体合作网络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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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四国组建的太平洋联盟（Alianza 

del Pacífico）在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地区最具创新性

和灵活性的合作机制。考察太平洋联盟运行机制及其面临的制约因素，对于

全面认识拉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状况，以及推进中拉整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太平洋联盟的主要特征

太平洋联盟自 2011年 4月成立伊始就以“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指导，

确立了三大目标：第一，地区深度一体化，促成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间

的自由流动；第二，推动成员国快速发展经济，克服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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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包容，以使各国民众获得更多福利；第三，将联盟打造为面向世界

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合作平台，推进各成员国经贸一体化。[1] 经过几年的发展，

太平洋联盟的特征逐渐显现。

首先，始终奉行弱制度化运行模式。为了使组织运行更为务实、灵活和

有效，太平洋联盟采取以政府间主义为基础的一体化范式。它既没有建立超

国家行为体，也不需要成员国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其运行主要通过四个成员

国的政府部门间相互协调得以实现，至今没有建立常设秘书处。联盟目前的

基本架构主要包括首脑峰会、轮值主席国制度（各成员国按国名字母先后担

任，任期一年）、双部长（外贸部长和外交部长）会议、高级别工作组会议

（由外贸部和外交部的副部长组成）及其下属的各类别技术工作组（已建立

22个不同类别的技术工作组）。[2]

迄今为止，太平洋联盟的所有工作都是各成员国通过高级别工作组会议、

部长级会议和首脑峰会不断协商和推进的结果，其发展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

程。联盟的经济一体化并未遵循由自由贸易区逐渐成长为共同市场的发展逻

辑，其与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架构都有所不同。联盟的四个成员国相互

签订了自贸协定，其他有意加入联盟的国家也需要与各成员国达成自贸协定。

联盟并不寻求建立关税同盟，而是希望在推动成员国间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

促进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关系。[3]

其次，深度一体化、自由和开放的理念得到有效贯彻，并表现出了很强

的吸引力和经济活力。2016 年 5 月，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之间 92% 货物及服务

贸易零关税的目标正式实现。联盟成员国公民互免签证和相互承认从业资格，

人员自由流动也基本实现。2016年 7月，第 11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通过《巴

拉斯港声明》，对联盟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给予肯定，并指出《太

    [1]　Alianza del Pacífico, ¿Qué es la Alianza?, https://alianzapacifico.net/que-es-la-alianza/#la-
alianza-del-pacifico-y-sus-objetivos.（上网日期 2017 年 3 月 6 日）

[2]　Alianza del Pacífico, Estructura y Organigrama, https://alianzapacifico.net/que-es-la-
alianza/#estructura-y-organigrama.（上网日期 2017 年 4 月 11 日）

[3]　Juan Carlos Morales Manzur, Lucrecia Morales García,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perspectivas 
de un nuevo modelo de lo de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o,” Cuestión Políticas, Vol 31, Nº54, enero-
junio 2015, p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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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联盟框架协议之贸易附加协议》的实施令联盟自贸区得以建立，从根本

上实现了区域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太平洋联盟借助具体化

行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循序渐进推动深度一体化的目标。[1]

太平洋联盟四成员国的人口规模达 2.25 亿，占拉美经济总量的 39%、贸

易总量的 52% 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 45%，联盟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和

第八大出口经济体。[2] 联盟成员国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拉美经

济开放度最高的几个国家。联盟自成立之初就表现出较强的利益和目标取向，

以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抓手，以共同市场为方向，在逐步完善内部机制建

设的同时，大力推进成员国间各领域的务实合作。[3] 

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地区经济衰退的影响，联盟成员国近年来经济增

速放缓，但仍高于拉美国家平均水平。联盟成立至今，各成员国领导人对进

一步推进深度一体化进程均保有较高的政治意愿，联盟制定的各类目标和签

署的各项协议都得到了有序推进。2015 年 7 月，在秘鲁帕拉卡斯举行的第十

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加快候选成员国巴拿马

和哥斯达黎加的入盟进程，并吸收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10国成为新的观察员

国。短短几年间，太平洋联盟的观察员国已达 49个，其吸引力可见一斑。

再次，始终坚持面向亚太的定位。太平洋联盟成员国致力于把该组织打

造成对亚洲最具吸引力的拉美次地区组织和亚洲国家进入拉美最便捷的平台。

加强与亚太地区产业链整合是该联盟成立之初就确定的目标。联盟成员国都

希望搭上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与亚太地区实现产

业链融合。联盟四个成员国中的智利、墨西哥和秘鲁均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

成员，哥伦比亚早在 1995年就开始正式申请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但由于该组

织一直没有扩员计划，因此哥伦比亚的申请一直未能获得批准。太平洋联盟

成立之后不仅加快了与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

步伐，也与亚太经合组织进行了非正式对话。

[1]　“Declaración de Puerto Varas,” Puerto Varas, 1°de Julio de 2016.
[2]　Alianza del Pacífico, ¿Qué es la Alianza?, https://alianzapacifico.net/que-es-la-alianza/#la-

alianza-del-pacifico-y-sus-objetivos.（上网日期 2017 年 2 月 15 日）

[3]　于莜芳：“太平洋联盟：拉丁美洲一体化的新军”，《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 1期，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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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智利和秘鲁加入了原本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2017年 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 TPP，对积极响应

TPP 的亚太国家带来了巨大冲击。鉴于此，太平洋联盟轮值主席国智利在 3

月发起召开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高级别对话：挑战和机遇”会议，吸引

了亚太地区 15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贸易部长和国家代表出席参会，[1] 旨在为

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寻求更多解决之道。会议期间，

太平洋联盟成员国还召开了外交部长和外贸部长会议，一致同意以联盟为平

台与联系国就自贸协定进行磋商。

最后，协调和统一成员国在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的立场，努力提升地区

和国际影响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均希望把该组织建设

成为拉美与美国、欧盟、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对话的主要平

台。[2] 一方面，太平洋联盟在不断扩大内部合作的同时，把加强与拉美地区

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对话与合作提上议程。另一方面，太平洋联盟开始寻求在

国际事务中集体发声，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在墨西哥米塔角举行的第九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上，与会成员国领导

人首次明确表示要求同存异，寻求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简称“南共

市”）对话，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3] 2014 年 12 月，太平洋联盟成员国

就气候变化发表联合声明，在承诺自身将就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努力的同时，

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应尽的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4] 2017

年 4 月，太平洋联盟和“南共市”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部长级

会议，就两大地区组织的发展情况、共同促进地区一体化和自由贸易、促进

[1]　参会国家包括了现有的 11 个 TPP 缔约国、哥伦比亚、韩国、美国和中国。

[2]　Guillermo Alexander Arévalo Luna,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geopolítica e integración de 
económica”, Revista Vía Iuris, 2014 (Nº16), p.170.

[3]　姜波、李强：“太平洋联盟峰会闭幕：‘两个拉美’寻求对话”，人民网，2014 年

6 月 25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625/c1002-25198871.html。（上网日期 2017 年

2 月 15 日）

[4]　“Declaración de los Presidentes de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en materia de cambio climático 
en la COP 20/CMP10”, Lima, 10 de Diciembre de 2014, http://clima-lac.org/doc/Componente%201/
Alianza%20del%20Pac%C3%ADfico/DECLARACION-DE-LA-ALIANZA-DEL-PACIFICO-
SOBRE-LA-COP-20-DE-LIMA.pdf.（上网日期 2017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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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地区组织间的机制化合作等内容交换了意见，双方承诺将共同推动 2017

年 12月在阿根廷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取得实际成果。[1]

二、影响太平洋联盟未来发展的因素

拉美地区并不缺乏一体化组织，所需的是可持续推动拉美地区深度整合

的一体化机制。太平洋联盟在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迈出了令人瞩目的第

一步，但其后续能否深入发展仍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第一，制度化建设的调整与完善。当前太平洋联盟能够快速和高效推进，

得益于弱制度化运行。所有协议的达成都是成员国间高级别磋商的结果，各

类别技术工作组的建立也是根据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合作的需求而适时设立。

这一运行模式虽然能提高合作效率，尽量避免机构运行的官僚化，但也可能

存在因缺乏必要的约束性制度和促进联盟深入发展的长效机制而增加联盟长

期稳定发展的风险。到目前为止，太平洋联盟深度一体化的推进是各成员国

间根据国家利益进行一系列讨价还价的结果。各成员国的国内政策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太平洋联盟发展的方向，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一体化的广度

和深度。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对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决定了组织机构的设置，一

体化目标越高，成员国让渡的权力就越大，所需制度保障就越要完善。[2] 如

果太平洋联盟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同市场，那么它当前的组织架构仍然

需要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推进一体化过程中机制建设滞后是拉美各一体化组织广泛存在的问题。

拉美国家对于建立类似欧盟这样的官僚机构普遍比较抗拒。因为缺乏类似欧

盟的机构设置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使得拉美一体化进程中一直缺乏“压

[1]　“Comunicado Conjunto: Reunión Ministerial MERCOSUR – Alianza del Pacífico”, 
Dirección General de Relaciones Económicas Internacionales, 07 abril, 2017, https://www.direcon.
gob.cl/2017/04/comunicado-conjunto-reunion-ministerial-mercosur-alianza-del-pacifico/.（上网日期

2017 年 4 月 14 日）

[2]　郎平：“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政治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年第 8期，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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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石”。[1]由于退出一体化组织的成本过低，当一体化进程遇到困难或挫折时，

拉美许多国家常常选择新建一个一体化组织或加入另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体化

组织来实现本国利益。这也是当前拉美地区一体化组织林立，并且许多组织

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太平洋联盟在今后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必须更为重

视合理的机制建设和适度的制度保障，如此方能保证可持续发展。

第二，成员国之间经济深度一体化的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间相互依

赖关系的发展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支配：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本身所产生的

交织联系；二是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所创立的制度性联系。”[2] 就当前成果

来看，虽然太平洋联盟成立之初设定的目标已部分得以实现，如 92% 的货物

和服务贸易实现了零关税和人员间自由流动等，但是从相互贸易和投资角度

看仍面临众多挑战。

太平洋联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为美国、中国和欧盟，而成员国之间的贸

易联系较少。太平洋联盟国家 2013 年的进出口数据显示，成员国 51% 至 85%

的进出口额是与上述三大贸易伙伴进行的，而成员国内部的贸易出口和进口

总量的平均值仅分别占进出口总额的 5.3% 和 7.8%。总体上看，墨西哥与联

盟其他成员国间的贸易整合度最低，仅占其进出口贸易额的 0.8% 和 2.3%。

更甚者，智利和墨西哥与“南共市”的贸易紧密度甚至要高于与联盟内国家。

另外，太平洋联盟成员国间相互直接投资比较有限，主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地

为欧盟和美国，占其国外直接投资额的 75% 至 90%。接受联盟成员国直接投

资最多的是秘鲁，但份额也不足其国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10%。[3]

“南共市”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虽然因成员国间分歧

众多、制度僵化、市场开放进展缓慢以及受政治形势影响等因素的作用陷入

了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其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额仍然远高于太平洋联盟。

[1]　María Esther Morales Fajardo, Leobardo de Jesús Almonte, “¿Un nuevo intento a la 
integración latinoamericana? México y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Cuadernos sobr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Regionalismo y Desarrollo，Vol.7, No.14, Julio-diciembre 2012, p.122.

[2]　张蕴岭：《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8页。

[3]　Adrián Blanco Estévez,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Un largo camino por recorrer hacia 
la integración”, Wilson Center, Enero 2015, pp.14-15,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la-
alianza-del-pacifico-un-largo-camino-por-recorrer-hacia-la-integracion.（上网日期2017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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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南共市”成员国间的平均进出口贸易额占总额的 15.9%，

而太平洋联盟仅为 3.5%。[1]太平洋联盟成员国间的贸易紧密度要远远低于“南

共市”。如果太平洋联盟成员国间贸易和投资依存度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不能起到帮助成员国调整经济结构和增加相互经贸联系的目标，将影响联盟

各国政府对于推动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

第三，与地区内其他国家或组织的互动。发展和联合自强一直是拉美

一体化发展的主线，是拉美一体化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内生动力。[2] 太平洋

联盟作为一个以深度一体化为主导的务实组织，一直秉持开放的态度与地区

内外的国家或组织开展对话与合作。随着太平洋联盟的地区影响力和吸引力

进一步扩大，不可避免地要把吸收新成员国加入以及和地区其他一体化组织

的互动提上日程。一方面，随着新成员国的加入，集体讨价还价的决策模式

将变得更为复杂，如何平衡各成员国利益和如何避免陷入低效率运行的尴尬

局面，将是太平洋联盟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拉

美地区和次地区一体化组织多层次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协调与其他一体化组

织的关系，避免因一体化理念和目标的不同与其他地区一体化组织陷入竞争

甚至是对立的局面，也是太平洋联盟可能要面对的问题。太平洋联盟的建立

打破了新世纪以来左翼政府主导拉美地区一体化的局面，为拉美地区经济一

体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也对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erica，ALBA）和“南共市”在南美地区的

影响力起到了制衡作用。[3] 今后，太平洋联盟与其他拉美地区一体化组织如

果能搁置意识形态立场，利用各自的优势进行协调与合作，将有利于地区和

自身的发展，反之将造成多败俱伤的局面。

第四，美国因素。太平洋联盟自成立之初就被贴上了亲美的标签，它的

成员国不仅与美国有紧密的经贸关系，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更是美国在拉美的

[1]　Anabella Busso, Julieta Zeliovich, “El gobierno de Mauricio Macri y la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Desde el MERCOSUR a la Alianza del Pacífco?”, Conjuntura Austral, Vol.7, No.37, ago/
set. 2016, p.20.

[2]　王萍：《走向开放的地区主义—拉丁美洲一体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6页。

[3]　Luis Nelson Beltrán Mora, Harvey Evelio Ferrer Toscano, “Alianza Pacífco: una perspectiva 
geopolítica y económica”, Dimensión Empresarial, Vol.14, No. 1, Enero-Junio de 2016, pp.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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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盟友。拉美部分左翼领导人、媒体和学者怀疑太平洋联盟是由美国暗中

主导而成立，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拉美地区的联合自强。[1] 美国对太平洋联

盟的成立是乐见其成的，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在该联盟建立和

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拉美地区是美国西半球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美国对拉美地区一体化的态度，是以维护美国霸权为基础。[2] 如果太

平洋联盟朝着有利于推进地区一体化和增强拉美整体实力的方向发展，那么

就可能会削弱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霸权地位和影响，从而招致美国的反对和压

制。

三、太平洋联盟对拉美地区一体化以及
中拉整体合作关系的影响

太平洋联盟的成立不仅使各成员国间建立了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也为拉

美一体化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和合作动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太平洋联盟

的兴起虽然打乱了巴西在南美地区的战略安排，与“南共市”形成了一定程

度的竞争关系，但双方并没有冲突，也不存在对抗。[3] 太平洋联盟成立以来

并没对拉美地区的团结与联合自强造成负面影响，与之相反，太平洋联盟的

顺利发展有利于对当前陷入低迷状态的拉美地区一体化起到提振作用，也有

利于各地区一体化组织对自身遇到的困境进行反思。

“南共市”和太平洋联盟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一体化组织，如

果最终能实现合作，不仅有利于各成员国发展，也将为拉美地区一体化提供

真正的历史机遇。[4] 按照拉美经委会 2016 年统计数据，2015 年“南共市”

和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约 5.1 万亿美元，占地区总值的

[1]　于莜芳：“太平洋联盟：拉丁美洲一体化的新军”，第 70 页。

[2]　宋伟：“冷战后美国的拉美一体化战略：霸权利益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 年 12 期，第 93 页。

[3]　贺双荣：“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发展及其地缘影响”，《拉丁美洲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41 页。

[4]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y el 
MERCOSUR: Hacia la convergencia en la diversidad”, Santiago de Chile, noviembre 2014,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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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人口规模达 5.2亿。[1] 太平洋联盟三大成员国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

分别于 1996 年、2004 年和 2005 年与“南共市”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

则于 2002年和“南共市”签署了允许成员国单独与墨西哥发展双边自由贸易

的框架协议。“南共市”和太平洋联盟虽然在运行模式、经济理念等方面都

存在很大区别，但是双方一些成员国间的经贸关系甚至超过了该成员国与所

在组织内成员国间的经贸关系。如果这两个地区组织能通过不断对话与协调，

进一步进行市场和价值链整合，将对拉美地区形成规模经济和吸引国外直接

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退出 TPP，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收紧移民政策，重新就北美自由

贸易区进行谈判等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给美拉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尤其是

给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从短

期看，太平洋联盟与拉美其他一体化组织间加强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共同应

对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从中长期看，如果太平洋联盟能始终坚持自由和开

放理念，进一步加强成员国间的产业链整合，将对拉美地区其他国家产生更

大的吸引力，也将对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平洋联盟的发展不仅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新动力，也为打造全面均衡

的中拉整体合作网络提供了新平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拉关系迈向了全面

快速发展阶段，显现出了双边合作和整体合作并行不悖发展，以及经贸合作

中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三者并举的良好发展态势。2016 年 11 月，习近平

主席第三次成功访问拉美和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的发表

把中拉关系推向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新高度。在第二份中国对拉美政策文件中，

中国明确指出：“坚持整体合作与双边关系相互促进，是中拉关系发展的战

略路径。中方赞赏并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发挥重要作用，将坚持平等相待的合作原则、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灵活

务实的合作方式、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以中拉论坛为主要平台推进中国与

拉美和加勒比整体合作，并加强同地区有关次区域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对

[1]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6, Santiago de Chile, Febrero 2017, p.13 &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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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合作，打造全面均衡的中拉整体合作网络。”[1]

中国是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并且中国已经成为了该

组织的观察员国。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四个成员国中的智利和秘鲁签署了双边

贸易协定，与哥伦比亚已就双边自贸协定展开可行性研究。目前，中国是智

利和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

与太平洋联盟关系的发展对中拉整体合作影响巨大。

一方面，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关系的发展是中拉整体合作网络的有益补充，

有助于巩固以中拉论坛为主要平台的中拉整体合作。中拉论坛的建立标志着

中国实现了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制度化基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omunidad de 

Estados Latinoamericanos y Caribeños，CELAC，简称“拉共体”）作为中拉

整体合作的对接方，虽然在加强拉美地区团结和身份认同构建上起到了重要

作用，但是其自身发展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例如其 33个成员国由于政治、

经济和外交等方面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它们对拉共体的发展方向意见不一，

其组建也并没有使得拉美次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数量出现减少的趋势。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拉美地区一体化将继续呈现出“拉共体”及其他

次地区组织并行发展的局面。中拉论坛的建立有利于促进“拉共体”凝聚力

的增加，有利于各成员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也有利于推进拉

美地区一体化的整体发展。由于拉美各次地区组织的发展目标和利益关切点

都有所不同，中国加强与它们的对话合作有助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

际事务展开务实合作。中国与“拉共体”及太平洋联盟的合作，是整体与局

部的关系。整体合作是指导中拉关系全面发展的指针，而局部合作则是完善

整体合作的重要支撑，有助于深化和细化中拉整体合作，夯实双方整体合作

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与太平洋联盟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可以对中拉经贸起到

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中拉贸易总

额为 216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8.4%。其中，中国对拉美出口下降了 13.8%，

[1]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全文）”，新华网，2016 年 11 月 24 日，http://news.
xinhuanet.com/2016-11/24/c_1119980472.htm。（上网日期 2017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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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下降仅为 1.1%，中国在拉美地区对外贸易中所扮演的“稳定器”角色凸

显。当前中拉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拉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仅

2016 年中国遭遇的 119 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中便有约 1/3 来自拉美。[1] 太平洋

联盟是拉美自由化和开放度最高的一体化组织，今后中国与其成员国如能进

一步提高贸易额，进一步实现产业链整合以及进一步扩大相互直接投资，将

对拉美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促使它们对原有的贸易政

策和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四、结语

太平洋联盟所倡导的自由和开放主张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这为

其成员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新动力，也为

中拉整体合作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新平台。太平洋联盟成立以来虽然取得了亮

眼的成绩，但是其要实现深度一体化的目标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为了进一步

推进太平洋联盟向纵深发展，其成员国需要更加注重联盟的制度化建设，努

力提高彼此间的相互依存度，妥善处理与地区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组织间的关

系，积极应对美国因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与太平洋联盟关系的进一

步发展也将对丰富中拉整体合作内涵，促进中拉经贸合作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完稿日期：2017-5-19】

【责任编辑：曹  群】

[1]　“财经观察：中拉贸易调整中保持稳定发展势头”，新华网，2017 年 2 月 1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2/18/c_1120488968.htm。（上网日期 2017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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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politics, functional “spillov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Having a good knowledge of 
different perceptions has implications for us to push forward the BRICS cooperation. 
In order for the BRICS sustainable cooperation, we not only need to tell the “BRICS 
story” to create a favorable opinion environment for BRICS cooperation, but also 
to find out the new growth areas for BRICS cooperation by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perceptions. In other words, it is to build the BRICS into a greater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and common action by the innovation of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and the consensus action.

The Kurdish Problem in Middle East Context
Dong Manyuan

The Kurdish problem has long haunted the Middle East. It reflects the complex 
regional ethnic conflicts that has given rise to the Kurdish resistance and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following Syrian and Iraqi crises have boosted 
the movement, which puts the unity of Syria and of Iraq at stake, and has handicapped 
Turkey’s intention to gradually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regional countries such as Turkey and Iran have been eagerly 
leveraging the Kurdish problem, intending to maintain their interests or prevail i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Kurdis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will be constrain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the future, but Kurds’ effective advance in northern 
Iraq and northern Syria would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the regional landscape.

The Pacific Alliance: Features and Prospects
Lou Xiangfei

As the most dynamic and attractive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Pacific Alliance was established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s. 
Under its loose mechanism, the Alliance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integration and 
enhancing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member states with a clear orientation 
towar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lliance is affected by various 
issues, including the progress of institutional building, the economic ties among the 
members, and the Alliance’s relations with other regional actors and the rol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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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The Alliance has provided a new type of cooperation and dynamic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It i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the overall cooperative network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Trump’s Asia-Pacific Policy and Its Future Directions
Liu Qing

After Donald Trump took office, the US policy towar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made a substantial adjustment, by emphasizing the issue-oriented choice, pursuing 
the principle of “American First”, firmly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peace through 
strength”. However, it does not completely deny Obama administration’s Asia-Pacific 
policy while including both inheritance and differentiation. The new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treat Asia Pacific as one of focuses of US foreign strategy, while it is of 
more utilitarian and less idealism in terms of ways and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government’s Asia-Pacific policy will be affected by domestic 
politics, alliance relations,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it will have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its goals and its capabilities.

Germany’s Diplomatic Rebalancing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Zhao Ke

The German foreign policy i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s the European Union is mired in multiple crises, Germany 
has been rebalancing its diplomatic priority between maintaining its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promot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Germany’s increasingly 
Europeanized foreign policy means that concerns at the EU level, including regional 
security, values, market access and fair trade, will be more emphasized in Germany’s 
diplomacy. The traditional pragmatic approach of Germany’s China policy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While posing challenges to China-
Germany relations, the German diplomatic rebalancing will also bring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go beyond the inherent limi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leverage Germany to 
exert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U as a whole.


